
很多人把我
获奖和身份联系
起来，是因为社
会上确实存在权
钱交易、权力交
易的问题。我不
只写讴歌性的诗
歌，我写的揭露
性的东西不少，
只是没有太多收
入 这 个 集 子 而
已。

——车延高

中国新闻A24

谈“羊羔体”：无法概括我的诗歌风格

记者：当你知道你的作品被称为“羊羔体”，是什么感觉呢？
车延高：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我名字的谐音。如果只是我名字的一种谐音，叫起来比较

顺口，而且大家可以记住我的诗歌，在网络时代这么大的背景下，我觉得挺正常，也是挺有趣的
事儿。但如果用“羊羔体”，是无法概括我的诗歌全部风格的。我追求创作手法的多样性，白话
体只是我创作的一部分。我采用这种手法来写一些社会生活的底层或者是比较厚重的东西，
写一些人物，用叙事的方式，用质朴的语言，最平淡的心境来写人物。

记者：抛开大家的争议，你觉得这首诗到底写得怎么样呢？
车延高：实事求是地说，这首诗只能说是我在探索一种诙谐的笔调。这是我的诗歌艺术尝

试中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写法，我刻意把它写得比较诙谐和幽默。别的白话诗都是厚重的，写民
工，写吴天祥的，都是厚重的写法。它和我其他诗歌的风格都不太一致，甚至是截然不同的。

记者：因为你的特殊身份，是不是导致你的某些情感体验的缺位？
车延高：我不只写讴歌性的诗歌，我也写带批判性的诗歌，直逼社会现实、写底层人们生活

的诗歌。甚至有些是我在反腐工作中有感而发的诗歌。只是有些诗歌没有收入这个集子而已。
记者：那些尖锐的诗歌，是你故意藏起来的？
车延高：不，那些都发表过了。只是没有收录在这里面而已。
记者：一个身处不低位子的官员，跟诗人这一称呼放在一起，似乎显得总是那么格格不入。
车延高：人从事的职业虽然不同，可有些爱好可以是一样的。有时候我感觉我的工作对我

的写作是有好处的。比如我写民工的，写收红包的，我有感而发就写进诗里去了，我在艺术表
达中形成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我的世界观，这些也影响了我的工作。

记者：官员们爱好文学，你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车延高：对，也包括文化同行，他们也应该觉得，有这么多人（包括官员）关心文学，向往文

学，这正是文学文化繁荣的基础。这不是坏事。

“实事求是地说，《徐帆》这首诗只能说是我在探索一种诙谐的笔调。”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9日在浙江举行，此次共有30部作品获奖，武汉市纪委书
记车延高也以诗集《向往温暖》获得此奖。获奖名单公布后，车延高的诗歌在网上流传并
备受争议，网民送其诗歌以“羊羔体”外号，并对他的官员身份提出质疑。在颁奖典礼举行
的前夕，车延高坦率讲述了他的诗歌人生、官场人生以及对“羊羔体”的看法。

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
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
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

一墙之隔
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
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

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
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摘自车延高诗歌《徐帆》

记者：大家对“羊羔体”也包括“梨花体”的非议，是不是说明诗歌死了，或者说文学死了？
车延高：我不这么认为。现在的文学面临的不是危机，而是审美的更高标准和更高要求。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也给无数人提供了创作的机会，正是文学最好的发展时期。
记者：就像一位批评家说的，你已经有了巨大的权力，难道你还想要一个不朽的灵魂吗？
车延高：很多人把我获奖和身份联系起来，是因为社会上确实存在权钱交易、权力交易的

问题。一个官员得了奖，大家难免会产生联想和质疑，我作为一名公务员，也应该以正常的心
态接受监督。但我确实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去写作和参评的，我想评委们也是要以艺术标准
来评定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业余创作者，我只是以我手中的笔写我的心，我只想用诗歌来净
化我的灵魂。 据《南方都市报》

谈获奖：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业余创作者
“我只是以我手中的笔写我的心，我只想用诗歌来净化我的灵魂。”

记者：你有着浸淫官场多年的经历，这些经历都是非常难得的素材，你会把它写成小说吗？
车延高：我会写。但是要等我退休以后。
记者：你身边的官员不会害怕你把他们写进作品里？
车延高：我以前会写杂文，后来我改写诗歌，就是因为诗歌不会像杂文那么具象，因为杂文

需要论点论据论证，会容易让人对号入座，而诗歌是文学艺术作品，是允许想象和虚构的。
记者：小说是关联现实的，不怕带来麻烦吗？
车延高：会涉及到官场，但不会是很大的一部分。真正关于这一部分的小说，我会在退休

以后再写。
记者：就像山西省副省长张平写的反腐小说一样？
车延高：我在这里面20多年，我的体验和体会应该更深刻。现在我会写社会生活中思考

的东西，跟现实密切相关，但是别人会觉得又和现实生活很远。
记者：作为一个公职人员，你要面对很多赤裸裸的现实，你会有分裂的痛苦吗？
车延高：我还好。我是个真实的人。包括面对身边同事的时候。
记者：你会把工作和写作完全脱离开来？
车延高：脱离开来。在写作的时候，我就是个业余作者。只看作品，看不出我是官员。我

写诗的时候，我只是个纯粹的诗人。属于官场的东西，我不会带进来。
记者：那你会不会把作为诗人的一种单纯又无意中带到工作中来呢？
车延高：不会。我区分得很严格。白天，我是公务人员；凌晨，我是独行侠。我就是一个诗

人。为什么一个人不能有多种面孔和能量呢？
记者：在工作中，你也是个人色彩比较鲜明的人吗？
车延高：是。对下我力求自己不要像个官。对上我就是个公务人员。官员只是个职务身

份而已。
记者：一个好的诗人，会是一个好的官员吗？
车延高：为什么要非此即彼呢？可以一致起来。业余时间我尽心写作，当一个纯粹的诗

人，工作时间，我尽心尽力地工作，做一个恪尽职守的公务员。

谈官场：我是个真实的人

写“羊羔体”的纪委书记领走鲁迅文学奖

车延高：
白天我是公务员
凌晨我是独行侠

车延高
山东莱阳人，武

汉市纪委书记。诗
人。发表诗歌近500
首，第五届鲁迅文学
奖获得者。他的《徐
帆》等几首诗，以直
白得几近不像诗歌
的诗体被网友称作
“羊羔体”，是继“梨
花体”之后又一“口
水诗”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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